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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春裕说，从1997年开始，石浦气象站就不再承担天气预报服务；
2013年、2014年前后，航空报服务也告一段落。目前，气象站承担的是
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交流提供观测数据的重任。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看起来“不接地气”的气象站仍在深深影响着日
常的衣食住行，且朝着“智慧气象”的路越走越远……

象山是渔业大县，风多大、浪多高、能见度如何，海上气象预测对海
上捕鱼至关重要。

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设在气象站里的广播台每天都会向出海
的渔船播送未来5天13个渔场的海洋风浪和天气情况，如果遇到台风
等特殊天气，还会增加播报次数。

万一漏听，渔民还可通过“单边带”——一种短波通讯模式，向广播
台的播音员进行问询。

不仅如此，安装在出海渔船上的移动气象站还能及时传回行驶海域
的气象信息，让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更加精准。

“未来天气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突出。”蔡春裕
视之为气象带来的“蝴蝶效应”。特别是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象山的海岛游、环港游更是成为“爆款”。不过，这种
旅游方式也深受风浪、大雾等天气因素的影响。

“只要提早2~3小时发布预报预警，就能确保出海游客有足够的返
航时间。”为了“抢”这2~3个小时，借助气象“大数据”的航线风力预报

已经于去年正式“上线”，在最热门的石浦港、渔
山、檀头山、南韭山、白礁水道等五条特定水上
客运航线，每天定时发送航线风力预报预警。

在海拔128米的
象山石浦东门岛炮
台山山顶上“藏”着
一座气象站。

它资格很老。
作为宁波唯一的海
岛气象站，它建于上
世纪50年代，是宁波
地区历史最悠久且
观测环境保护最好
的气象站。

它来头不小。
作为国家基本气象
站，它提供的观测数
据有资格参加整个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
气象资料交流。

虽然已经到了
该“退休”的年纪，但
凭借一身“黑科技”，
它仍在影响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

记者 石承承

今天是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题是“智慧气象”

“最老”气象站扇动的“蝴蝶效应”

观测场上，85后崔崇正往10多米高的风塔上爬。汛期即将来临，他
要上去调试、检修设备。这一幕，勾起了王肇畴的回忆：顶着横扫而过的
12级大风，爬上10米高的风塔换风杯。原本只需2分钟，可他在塔顶待了
10分钟，大风吹得人摇摇欲坠，攥在手里的螺丝刀怎么也对不准螺丝孔。

当年的那座风塔如今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全国首座海岛大风预警
塔，通过风球的颜色变化预警沿海风力。渔民出门前，只要抬头看看风球，
就知道能否出海。

这只是气象站“黑科技”的一个体现。象山县气象局局长蔡春裕说，从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气象站就逐步推进自动化观测，到2012年已基本实
现全自动化观测。

也正是在这一年，宁波市被列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建设试
点城市。

那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守护好的观测仪失去了用武之地，也让崔
崇和王肇畴两代人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变化。

借助自动化设备，人工观测的次数从原来的每小时一次减少到每天5
次，但同时也要求工作人员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气象探测设备，对资料进行
分析判断。

蔡春裕说，除石浦气象站，象山县目前共有41个气象自动观测站，遍
布镇乡、山区、平原、滩涂和海岛，监测温度、气压、湿度、风向、风速的变化，
为科学预测提供基础性决策数据。

数据传输的便利，对设备的维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很多数据要直
接传送，设备一旦出现问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进行维修。

崔崇的工作就包括对气象自动观测站的维护。今年1月23日，雨雪
将至，象山港海域浊浪滔天，他和同事又坐车又坐船，赶赴象山涂茨小东屿
岛，对探测设备进行抢修。

别看崔崇是85后，他在气象站已经待了10年。王肇畴当年体验过的
煎熬，他也有着切身感受，爬山上班的“酸爽”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已经
在这儿待不下去了，还是我爱人比较好，来这儿陪我，我也就安定下来了”。

时代在变，工作在变，坚守海岛气象站的精神基因并未改变。
采访结束临近中午，去食堂吃饭的路上，发现少了一个人，一问才知

道，原来是人工观测的时间点到了。

气象站里的人怎样“讨生活”？
呼啸而过的风，犹如虎啸在耳畔

老气象站里藏着哪些“黑科技”？
建有全国首座海岛大风预警塔

老气象站带来哪些“蝴蝶效应”？
提早2~3小时告诉游客能否安全返航

采访当天上午，83岁的王肇畴胳肢窝里
夹着个保温杯，就搭车上山了。沿着盘山路，
车一直开进气象站的小院。下了车，王肇畴拾
阶而上，去山顶的观测场，耳畔是呜咽的风声
和随之而来的树枝摩擦的声响。

时光倒转回半个多世纪前，王肇畴不敢想
象，自己能够如此轻松地走进气象站。气象站
全称“石浦国家基本气象站”。竖在观测场入
口处的标志牌显示，它于1955年10月1日建
成投入使用。

王肇畴1961年被分配到气象站。他原来
读的是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农业气象站，从
事的是“农作物分期播种”之类的技术指导工
作。

当时，正好赶上国家大力发展气象事业，
王肇畴和他的同学50多人被集中起来“恶补”
了6个月气象知识。学成后，他先在象山西泽
气象站待了6个月，之后就进岛上山。

王肇畴被分配到气象站工作时，需要更换
两种交通方式才能上山：轮渡、爬山。

所谓的“轮渡”，不过是一条小舢板，顶多
能载10来个人。顺风顺水时，从石浦镇到东
门岛，要航行15~20分钟。海上常突然起雾，
航行30~40分钟，也是常有的事。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小舢板常在浓雾中迷
失方向。“好不容易靠岸登陆，却发现到的地方
压根不是东门岛。”他回忆。

下船后，他还要顺着林间小路爬528级石
阶。小路位于气象站一角，至今依稀可辨，不
难想象当年“两侧野草疯长，甚至无处下脚”的
窘迫。

“早年间，我们还得自己种菜，解决吃饭问
题。”王肇畴说，气象站建立时招了一名炊事
员，一直干到1992年退休，“烧饭用的煤、柴都
由他从山下挑上来，太辛苦，没人愿意来。”

1967年，象山大旱，108天里只下了42毫
米雨。眼瞅着山上要断水，王肇畴只能向驻地
部队求助，运了750公斤水上山。

在山上，最危险的是雷电和台风天。当时
的气象站既承担了象山全县的天气预报工作，
还承担了航空线的气象观测工作。所有数据
的采集都要依靠人工来完成。

按照规定，天气数据必须在正点过后5分
钟内上传，航空的发报时间更紧，必须在3分
钟内完成。每次进观测场，对王肇畴和他的同
事来说，都是在和时间赛跑。

有一次山上遇到雷暴天气，通讯设备被打
坏，王肇畴只能跑到山下的海洋气象站去编
报、发报，“从山上到山下，只用了5分钟。”

更别提台风天。即便是一天到晚跟变幻
莫测的天气“打交道”，王肇畴回忆起当年台风
从山顶呼啸而过的场景，仍心有余悸，“那声音
就跟老虎在你耳边咆哮一样，很怕”。

再怕，也得坚持住。1961年到1978年，
王肇畴只回家过了两次春节。

在基层气象站干了一辈子，王肇畴感受最
深的一点是，工作很煎熬，要静下心来坚持干
这一行，很不容易。

崔崇登高调整观测设
备。 记者 崔引 摄

石浦国家基本气象站。 记者 崔引 摄


